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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口组是 世纪中期，日本最庞大的黑社会组织。

它创立于 年，那是一个政治腐败、帮会林立，只有黑

道、没有白道的时代。

山口组的大本营一直设在神户市。第一代组长是山口春

吉。当时山口组的经济来源，主要靠经营港湾运输业，因此组员

大多是码头搬运工人。后来其长子山口登继任，情况有所改变。

山口登是个热衷西方生活方式的花花公子，对又脏又累的搬运

业缺乏热情，随着歌舞、电影、流行音乐等行业的勃兴，转而插足

充满刺激的娱乐行业。

山口组成为日本黑道的超级霸主，是在田冈一雄登上第三

代组长宝座之后的事情。

田冈一雄继位之后，总结前两位组长的经验，设立了“神户

艺能”和“甲阳运输”等数十家经营机构，牢牢控制着娱乐业和港

湾运输业，使山口组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。与此同时，向敌对黑

道组织发动频繁的攻击，不断壮大队伍，扩展势力范围。

个下属团体鼎盛时期，山口组共拥有遍及日本全境的 ，

成员总数多达 万人。战后初期，连日本警方也曾借用它的山

菱纹组徽，用以维持社会治安。山口组的势力和影响由此可见

一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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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黑道拥有较长的历史。山口组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

法，沿袭着日本黑道的传统。比如：一成不变的继位仪式，什么

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，都有具体的时间规定；头目死后由长

子继位（田冈一雄是个特殊的例子）；干部任免由头目说了算；所

发展的组员必须是新结拜的把兄弟，以喝酒论辈份，喝多喝少极

其讲究；等级森严，绝对服从头目的命令；任何人加入组织，都必

须经过一个预备期，即所谓“三级修业”；重要会议不准女人到

场；连惩戒的形式，如斩指赔罪等，也完全和传统的黑道相同。

但是，由于时代的变迁，山口组又添上了越来越浓厚的时代

色彩。比如，由穿和服改成了穿西服；手枪、卡宾枪替代了日本

武士刀；趿木屐变为坐轿车。此外，组员不再是无业浪人和赌

徒，几乎人人拥有合法职业，并且率先涉足影响巨大的电影、流

行歌舞等现代娱乐行业，甚至进军新闻业和出版业，控制大众传

媒，与政府大臣眉来眼去，他们还善于利用结社自由等法律条文

保护自己，积极向政界渗透，寻找自己的代理人。

当然，在山口组的全部活动中，最常见的内容，和古往今来

各国的黑道是大同小异。比如酗酒、赌博、嫖妓、强奸、恐吓、敲

诈、绑架、复仇、暗杀、殴斗、吸毒、贩毒等等，这些都是山口组的

家常便饭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像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、侠义、关怀、信

任、忠诚、耿直等等情致，也像寒夜的星星一样闪烁在乌云之间。

此外，特别能够凸显出日本民族个性的地方，恐怕就是极端

地崇尚沉默、忍耐和极端地要面子了。

黑道世界中出演的是一种不加掩饰的真实人生。在枪林弹

雨、刀光剑影的映衬下，凸显在前台的，无非是金钱、美酒和女

人。唯其真实，而愈发令人恐怖！远观静思，黑道中人同样是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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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生养的一茬生命，对于他们的狭隘，莫不令人滋生出悲悯的情

怀。

为物质利益而生，为物质利益而亡。古往今来，绝大多数黑

道组织，几乎都抱定这么一种形而下的使命。而与其对应的白

道组织又如何呢？比如日本的某些政党，他们拥有美丽动人的

旗帜、堂而皇之的宣言，也就只是多了一点形而上的货色罢了。

恐怕这就是白道和黑道的区别吧！

山口组第三代组长田冈一雄，的确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。

他自幼父母双亡，读过几年书，在小学就成了不良少年的领

袖， 岁开始嫖妓，两次因杀人坐牢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他

几乎全是在监狱里度过的。他有不少情妇，但也有一个美丽、善

良的太太；他是黑道枭雄，儿子却是个大学生；他曾使不少歌星、

影星大走红运，高仓健、江利智惠美、宫城千贺子等国际大牌明

星，都是他的好朋友；只要一声令下，就可以动员起一支数万人

的战斗部队，他也有一定的社会理想，总是以扶危济困的日本头

号教父自居。

世纪中期以后，日本加快了法制建设的步伐，对黑道组

织的取缔行动如火如茶地展开。在山口组面临土崩瓦解之际，

田冈一雄似乎从日本政坛上看出了一点什么奥秘，他认为，山口

组干过的事情，哪个政党都干过，与他们相比，山口组缺少的仅

仅是一个政治纲领。于是，他马上炮制出了一个，也标榜山口组

要“为国家兴隆作出贡献”。

因此，在官方大举取缔黑道组织时，田冈一雄首先就矢口否

认山口组是黑道组织，死活不肯解散山口组，甚至官方对他妥

协，只要求他改换一个名称，田冈一雄也坚决不干。后来， 官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4 页

只好以针对性的立法为手段，对其实行种种限制。田冈一雄甚

至不反对法制，认为在守法的情况下，山口组照样能活命。逼来

逼去，山口组几乎就要被逼成一个合法的政治组织了。

既维持原有的黑社会性质，又戴上合法政治组织的面具，恐

怕这就是现代和未来黑道组织的大概走向了。

事实上，当时日本不少黑道组织，就是采用改换名称的手

法，摇身变为政治组织，从而躲过了官方的取缔，然而它们的黑

道性质丝毫未变。

这样一来，所谓合法的政治组织，也就不能不令人警惕了。

所以，阅读本书，不仅可以洞察日本黑道的种种内幕，而且，

就加深对日本当代社会的认识和了解，也是颇有裨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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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 难 少 年

岁之前，田冈一雄双亲先后死

去。酒鬼舅舅因收不回夸下的海口，只

好领养了他。从乡间进入都市，当暗娼

的舅母待他极为苛刻。

美丽的吉野河，带着逼人的寒气，穿过横亘四国的阿赞山脉

与剑山山脉，一路碰击着岩石，激溅起如雪的浪花，进入一片莽

莽平川之后，流速渐渐转缓，呈现在两岸原野上的，是一片萧瑟

的田园景色。这里是日本四国德岛县的西部农村。

从日本国铁土赞线阿波池田向东 公里，有一个由三个部

落组成的三庄村。这三个部落分别叫作西庄、中庄和毛田，村落

户人家大半被森林覆盖，有 ，共计 多人口，在大正年

间，这算得上个大村庄。

年 月 日，名震日本 田冈一雄，便的黑道枭雄

是出生在西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

田冈一雄出生时，父亲已经病逝。他上面有三个姐姐，但姐

姐们早已远嫁，顶上的一个哥哥也被卖到京都当奴仆。年幼的

田冈和体弱多病的母亲相依为命，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。母亲

起早贪黑在田野上劳作，但依然吃不饱，穿不暖，餐桌上每顿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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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个腌蔬菜，像牛奶、鸡蛋那么珍贵的食物，即使病了也不容

易吃到一回。

母亲出门劳作时，田冈总是孤单一人守在家里，附近没有任

何同龄的小伙伴跟他玩耍。他总是独自一人在房前屋后捕捉蜻

蜓或知了，春天里便爬到吉野河边的桑树 ，摘下桑椹默默地吃

着。孤独的童年生活，使田冈一雄养成了孤僻的性格。

有时，大人从树下走过，看见他趴在老高的桑树上吃桑椹，

便笑着问“：田冈，看你嘴巴牙齿全染乌了，那小果子好不好吃？”

小田冈两眼盯紧大人，神情既像恐惧，又像仇恨。实际上，

他很想快乐地告诉大人，但是没法开口。甚至大人不走开，他连

爬下树来的勇气都没有。总要等到太阳快落山了，他才拖着一

个长长的影子，走回破旧的家门。

家里永远是死一般的寂静。母亲做任何事情似乎都不会弄

出一点响动，有时母亲到水缸中舀水的声音，都会使田冈吓得浑

身发抖。

雨季的傍晚，屋内更是了无生气，暗淡的破屋一隅，水珠总

是滴滴嗒嗒地掉在窗外的雨棚上，母子二人常常端着吃空的饭

碗，望着那雨棚上溅起的水花发呆。

幼稚的生命便在这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中变形、扭曲。在这

种变形和扭曲的过程中，却滋生着另一种阴暗的力量。

田冈很喜欢去看吉野河大瀑布倾泻的雄伟景象。

吉野河发源于石追山中，流程 公里。吉野河别名四国

三郎，与关东的版东太郎（利根河）、九州的筑紫次郎（筑后河）并

称为天下闻名的大瀑河。儿时的田冈一雄经常到吉野河的大瀑

布下去沐浴，唯有这时，他才仿佛感到自己已经拥有无穷无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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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量。

有一次， 岁的田冈不知不觉地朝瀑布的顶端走去。他站

在悬崖顶上，作出一副腾空欲飞的姿势。在瀑布附近劳动的人

们看见，大声惊呼起来“：不好啦！快看，田冈要跳河了！”

在人群中劳动的母亲，待看清真是自己的儿子，顿时吓得脸

色煞白，随即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喊：“一雄，快下来！⋯”

儿子快从母亲当然是 旁边走下来，可是，站在悬崖顶 的

田冈怕是听错了，以为母亲是在鼓励他大胆往下跳，于是平添勇

气，不顾一切地一头栽进了瀑布⋯⋯

在母亲的嚎啕大哭中，人们纷纷责备：

“你是 下跳！”怎么当娘的？竟然叫儿子往

“这个田冈，向来鬼头鬼脑，迟早会寻短路！”

岁的人“唉，可惜了，才 ！”

人们都以为田冈这么一跳，自然必死无疑。谁知，几分钟

后，田冈居然从瀑布下游爬了上来，见母亲哭晕在地上，显得十

分不解，然后疑惑地打量着站在旁边发呆的人们。

日，月 岁的田冈一年 雄在母亲的带领下，入读三

庄村一所普通小学。

的季节，吉野河畔的樱花开得如霞这是一个灿烂眩 似雪。

人学典礼这天，一大早，母亲就给他穿上新衣新裤，戴上新帽子，

最后穿上新木屐。母亲牵着他的手，走在春光明媚的小径上。

微风吹拂，樱花如雨般飘落，犹如母亲的一声声嘱咐，溶进了儿

子的心田“：一雄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一个学生了，一定要好好读

书。你是妈妈的依靠⋯⋯”田冈紧紧抓住母亲的手，频频地点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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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。

上学的这一套新衣裤，田冈异常爱惜，为了不至于太快穿坏

它们，在没人看见的时候，田冈总是把上衣脱下来抱在怀里，宁

肯光着胳膊。这些衣服，的确是母亲给他的第一份礼物，同时也

是最后一份礼物。

入 月学这 日，母亲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而病逝了。年的

母亲直到病逝的前两天，还打算到田里去干活，在伸手取一

把挂在梁上的锄头的时候，突然一下昏倒了。田冈当时正在家

里，听见响声跑来一看，见母亲倒在地上人事不省，急忙去喊邻

居帮忙。

母亲被大家抬到床上躺下。好心的邻居自告奋勇去请医

生。

岁的田冈动手到厨房为母亲做稀饭，他听见苏醒过来的

母亲在呼唤他的名字，声音微弱不堪。田冈赶紧来到母亲身边。

母亲紧抓着儿子的手，艰难地说“：一雄⋯⋯不要走开，让我

看着你的脸。”

这天，医生来过一次，很快就走了，并且再也没有来。姐姐

和哥哥一直没来，虽然邻居已经给们打过电报。

“一雄，妈妈怕是不行了⋯⋯家里很穷，我什么也没留给你，

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今后我不在了，希望你也能够勇敢地活下

去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取一雄这个名字，你一定要明白⋯⋯我的儿

子。”

这是母亲对儿子的最后遗言。

岁的田冈泪如母亲咽气时， 泉涌，但没哭出声来，后来，他

独自跑到后山上，双手捶打着树干，脑袋在树上撞，同时放声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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哭。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放声大哭。

当哭声停止的时候，他听见的是一片吓人的寂静，一种从未

有过的孤凄感觉包围住他。

田冈一雄一边抽泣着，一边不由自主地朝吉野河的大瀑布

走去。他仰望着飞流直下的瀑布，脑海里不断地回响起妈妈从

前的呼唤

“一雄，快下来！”

在给母亲守灵的夜晚，田冈一雄家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

闹场面。整夜灯火通明。大家做菜的忙做菜，喝酒的忙喝酒，谈

笑的忙谈笑，熙熙攘攘，闹成一团。

田冈一雄在阴暗的角落里注视着人们，他不明白人们为什

么如此兴高采烈，母亲生前可没什么对不起大家呀！

在丧事主持者的带领下，田冈一雄不停地去向大家下跪、磕

头，给喝酒的下完跪，又给做菜的下跪。当然，随同他一道下跪

的还有哥哥和姐姐。哥哥和几位姐姐是在母亲死后赶回家来

的。

母亲入土之后，丧事便算办完了。眼看着人们一个个离去，

田冈内心涌起一股恐惧，他希望人们不要离去，希望丧事能持续

下去。因为一旦人们全都离开之后，这间屋子便只会剩下他孤

零零的一个人了。

丧 岁的田冈将如何生活？失父母，

有此担心的当然不止田冈一人。

出殡之后，亲戚和兄姐们围坐在厅堂，商量起由谁来抚养田

冈一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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沉默了半个钟头，谁也不说话。

大家都显出不愿接受这个麻烦的态度，抽烟的一根接一根

地抽烟，不抽烟的便低着脸沉默。

事实上，兄姐们都有各自的难处。几位姐姐都已嫁作人妇，

加上夫妇关系都不怎么和睦，因此难以开口把弟弟领回家去。

按照日本的家庭传统观念，“长子为父”，理应由哥哥照顾田冈，

但由于哥哥已卖身为奴，自己尚且听人喝斥，哪有能力长期照顾

弟弟呢？

在长久的沉默中，有一个汉子憋不住了，一拍桌子，站起来

嘿大声嘲笑道： ！真是见鬼了！这么多亲戚居然没有人肯收留

这小孩，当娘的今天在地下是睡不着啦！”

说这话的汉子不是别人，就是田冈的亲舅舅，名叫河内四

，在神户市兵库港钟钫公司里负责监督郎。他年近 货仓运

输，是个爱说大话、凡事马虎而又极其贪杯的酒鬼。说这话之

前，河内四郎已经喝得酩酊大醉，人一醉便显得心胸开阔，于是

当下便大包大揽，甩出几句让他人倍感惭愧的话来：“你们都做

缩头乌龟算啦，就这么一个小孩子，就由我来抚养吧！”

此话刚落地，气氛便活跃起来。大家像是生怕河内四郎反

悔，赶紧给他戴高帽子：

“多亏一雄的母亲有这么一个好弟弟！这下好了，问题总算

解决了！”

“那当然啦！到底是在港湾工作的人嘛！又慷慨又大度！”

“是啊！再说河内也没有小孩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嘛！这真是

最幸福不过的事情啦！”

“我看大家都不会有什么意见，就这么决定下来吧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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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大家这么一顿吹捧，河内四郎仿佛从醉酒中醒来了，开始

想到这个许诺的一连串后果，抓挠着脑袋又说话了：

“只是、只是，一雄不知道愿不愿意跟我到神户去⋯⋯”说这

话时，河内四郎用嫌恶的目光射向呆立在一旁的田冈一雄。

这目光自然被大家察觉到了，心里都在说，这河内恐怕真的

醒酒了。于是有人大叫：“拿酒来，拿酒来！剩菜全端上。河内

这几天都没喝好，今晚大家得多敬他几杯！”

有人跟着说：“神户那么好的大城市，一雄哪会不愿意去呢？

算我代替一雄回答了：愿意去！”

田冈一雄就这样在舅舅被灌酒及被奉承之下，因为无法拒

绝而被收留下来。

离开三庄村之前，根据亲戚的授权，河内四郎作主把田冈家

的破房子卖掉了。他把田冈的几件换洗衣服卷在一起，扎成个

包袱，挂在田冈肩上，然后自己拎着一大壶酒，摇晃着一副大肩

膀，对田冈说声“走吧”，两人便上了路。

离开家乡，幼小的田冈频频回首，那栋破屋依然死一般的寂

静；母亲的新坟上，纸幡依然在风中飘扬；远处，吉野河的大瀑

布，依然雪白耀眼，发出地动山摇的轰鸣。

“走啊，看什么！”舅舅喝道。

田冈擦了擦眼泪，回过头去，跟着舅舅走。

从三庄村前往神户，必须先经过德岛，然后从小松岛乘船。

德岛铁路已 年通车，但当时还没有三加茂站，因此坐经于

火车要到两公里以外的江口车站去。

这是田冈第一次坐上火车。他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鼻尖紧

抵着玻璃。汽笛几声长鸣之后，火车喷出浓浓的白烟，车厢晃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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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几下，慢慢启动了。

田冈听说过自己将去的神户是个繁华的都市，但他此时没

有一丝一毫的兴奋与憧憬。他一直望着窗外，望着故乡的方向，

当故乡的景象完全消逝时，他的目光也变得迟钝起来。

河内四郎踏上火车，屁股一沾上座位，就急不可待地开始喝

酒。他喝酒时样子十分贪婪，一下喝一大口，然后让嘴巴鼓着，

仰起脖子，闭上眼睛，那时粗大的喉结便开始上下滚动，发出很

大的响声，他闭上眼睛的意义，可能就是为了听清楚喉结的响

声。他喝酒还有一个绝招，那就是他可以用鼻孔喝酒。他把酒

壶高举起来，用铜壶嘴探进鼻孔里面。开始，田冈还以为他是在

嗅酒的气味，后来根据铜壶的倾斜度和他那喉结的滚动，才确信

他是在用鼻子喝酒。这个本领，恐怕是一般酒鬼所望尘莫及的。

也许是用鼻子喝酒毕竟没有用嘴喝酒来得痛快吧，河内四

郎后来还是把壶嘴从鼻孔移到了嘴里。这样没多久，河内四郎

便鼾声如雷地睡着了。令人奇怪的是，他在进入睡眠状态之前

一直在喝酒，然而酒壶却没有因失去知觉而弄翻，相反，酒壶端

端正正地放在了座位底下不易碰到的地方，而且壶嘴也被加上

了塞子。酒鬼再粗心，也会关照好自己的酒壶的。

刚刚失去母亲的田冈，当然在舅舅眼里没有酒壶重要。上

火车之后，舅舅没有说过一句安慰他的话，现在他又独自一人进

入了梦乡。火车已经停过好几个站了，舅舅依然酣睡不醒。这

使田冈担心起来。会不会坐过站呢？他从没有去过德岛，也不

认识车牌，德岛还有几站就到呢？田冈又不愿意去问旁边的旅

客，他的心情由忧虑而变得紧张起来。

“睡得跟死猪一样！”田冈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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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又到了一个站。从车站的建筑看，像是一个中等站。

田冈不想去叫醒舅舅，默默地望着旅客下车、上车。就在火车又

要开动的刹那间，河内四郎一个鲤鱼打挺蹦起来，大叫一声“：到

了！”然后一手抓起酒壶，一手抓住田冈，逃命似地跳下车去。德

岛站到了。

真奇怪，他怎么知道到了德岛站呢？

傍晚时分，从小松岛乘船，到达神户港已是第二天的早晨。

夏季 月的早晨，四五点钟已经十分明亮。对一个乡下孩

子来说，第一次走进大都市，映入眼帘的神户，所有印象都显得

相当强烈。田冈站在甲板上，举目远眺。钵伏、铁拐、再度、麻

耶、西六甲、东六甲，以及上千米高的六甲山脉连绵不断，从东面

的宝冢至西面的须磨、舞子，伸展着 公里长的宽敞大道。大

道两旁又辐射着许多带状街道。远远地，可以看见繁华街区新

开地一带仍然亮着的霓虹灯群。这是田冈从未见过的都市美

景，那七彩斑斓的颜色，如同宝石一般闪烁着迷人的光辉。停泊

在港湾的一艘艘巨轮，每一艘在他眼里都算得上一座崭新的城

市，而快活的海鸥，便在那些城市的上空自由地追逐、飞翔。

日本神户市的大发展，仰赖于三菱公司的开拓与成长。

年左右，三井与住友也先后踏足神户。从那时起，以兵库

港为中心的一带，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年，第一代山口组组长山口春吉，在神户的西出町，以

名成员为核心，创建了震惊日本的黑 山口组。道组织

那时的田冈一雄才只有两岁。

年 月 个夏 田冈雄进入神户季的早晨 而山口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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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组龄也才 岁。

田冈从甲板 还看到，这时神户的街道上，已经有木制的电

车在行驶。轮船终于到达了兵库港码头。码头四周耸立着巨大

的造船厂，旁边还有不少外国人开办的洋行。

下了船，只见街道上人来车往。人力货车和人力运客车在

马路上来回穿梭。拥挤的人流中，多数是戴平顶扁帽的劳动群

众，当中也夹杂着一些穿西服的教师或洋行职员，偶尔还可以看

到几个高鼻梁蓝眼睛的白种人。

田冈一雄不停地左顾右盼，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格外新

奇。他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，仿佛暂时忘却了失去母亲的悲伤。

然而，异常苛酷的生活正在等待着他。

舅舅 号。滨山道河内四郎的家，在神户市兵库区滨山道

当时是汇集着无数下层劳动工人的街道，这里到处是低矮的大

杂院，神户造船厂三菱电工的 多名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，

都住在这种地方，从附近电机工厂发出的震耳欲聋的打桩声，日

夜侵扰着这里的居民们。在这片大杂院的四周，还聚集着一些

五金厂和铸造车间，劳动工人便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埋头苦干，

将养生息。

舅舅的家就在这种大杂院的其中一间。

河内四郎把酒壶藏在门后一块破木板下，回头对田冈说：

“到了。从今天起，这就是你的家。”

岁的女人闻声从一个 里间走出来，她打量着田冈一雄，

脸上布满疑惑。

“快叫舅母！”河内四郎用脚尖踢了踢田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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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冈沉默着，他看出女人脸上的疑惑正迅速消失，换成了立

刻就要爆发的愤怒。

说“：这是一雄，怪可怜的。唉河内讪笑着对老婆 ，姐姐真是

不该死得这么早！”这样说着，河内的耳朵已经被一只手拧住，

“哎哟哎哟”地叫着，整个身子被拖到内屋去了。田冈听见两人

在里面吵起来。

“你好大的胆子！什么也没跟我商量，竟敢单独作主，把这

孩子领回家来！”

“人已经来了，再说这种话也没有用，再说也没有人愿意收

留他！”

“放屁！他有哥哥，有姐姐，他们不愿收留他，难道我就该收

留他吗？又不是我们的亲生骨肉，为什么要抚养他？总之我是

一万个不答应。现在我把话说在前面，既然人是你领回来的，就

由你负责退回去，如果你不愿退回去，就由你一个人来抚养他，

反正我什么都不管！”

舅母从里间跨出 的田来，冷眼瞪了一下抱着行李站在那

冈，然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屋子，那扇破门在她身后猛地关上，

破木板半天还在摇晃。

舅母名叫佐藤，是附近钟钫工厂的女工。她喜欢打扮，总是

浓妆艳抹，可是她在家里永远绷着个脸，这与她的妆扮很不相

称。其实，佐藤是个十分风骚的女人，可能是出于金钱的目的

吧，她经常把野男人勾引到家里来，当然这都是背着河内干的。

舅舅上班的地方比舅母更远，中午一般不回家吃饭，吃了早

饭出门，一直要到傍晚才回家。因此，整个白天，家里便成了舅

母与野男人胡搞的场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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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自从田冈到来之后，舅母的活动便变得受限制，她害

怕自己的肮脏事被田冈看见，然后告诉河内。这恐怕就是佐藤

反对田冈到来的主要原因。

为了对付这个眼中刺，舅母佐藤开始动脑筋。

初到神户的日子，田冈没有上学。舅舅和舅母吃完早饭出

门之后，田冈便一个人呆在家里。常常是在一片喧嚣所包围的

寂寞中，田冈倚着门框，遥望着杂院里的其他孩子玩弹子游戏。

只要舅舅和舅母中午不回家，中午饭他便吃不上，所以他常从早

到晚整天望着别人玩弹子游戏，就像一个哑巴一样整天不说一

句话，也没有任何人跟他说话。

吃完早饭，舅舅上工有一天 去了，舅母由于要打扮，出门迟

一点。田冈依旧站在门口，远远望着杂院里的孩子在玩弹子游

戏。

佐藤出门时，对他说“：去呀，去跟他们玩！”

佐藤第一次对他露出了笑脸，田冈心头一热，猛然发现佐藤

今天的打扮比任何时候都好看。田冈一抬腿，便朝玩弹子的小

朋友们跑去。当他回头张望的时候，发现上工去的佐藤还在朝

他微笑。

打弹子的游戏十分有趣，但是游戏中的小朋友们十分专心，

没人理会他，田冈只是站在一旁看。但即使这样，也已经让他入

迷了。

大概是 点钟左右，在 月的骄阳照射下，田冈感到有点

口渴了。他朝家里跑。走到门口，发现有点不对，门本来是打开

的，现在怎么关上了？他用手推推，发觉门是虚掩上的。

推门进去，到厨房喝了一碗凉水，忽然，他怔住了 内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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舅舅的卧室里传出异样的响动。是贼进来了吧？丢失了东西，

舅舅、舅母可不会轻饶自己。田冈这样想着，慢慢走进卧室。

卧室里只有一张床。说床其实也就是一张铺在地板上的草

席。映人眼帘的情景，使田冈两条小腿像钉子一样钉在原地不

能动弹。草席上，有个男人趴在女人身上，两人都没穿衣服。男

人动作十分凶狠，而下面的女人却好像很舒服，不断发出满足的

呻吟声⋯⋯

田冈好像看懂了这两人所做的事情。他一直站在门口望

着。由于男人屁股朝着他，使他没法看清这个男人的脸，而底下

那个女人似乎是佐藤，因为她以前盘在脑后的长发全散开了，乱

糟糟的，使田冈没法一下子认出来。

两人动作越来越疯狂，叫喊声越来越大。突然，底下的女人

发现了田冈，田冈也看清了女人果然是佐藤。

佐藤对那个男人说了些什么，然后从旁边扯过一条盖单，把

两人身子罩住，这才支起上身，朝田冈喝道“：滚出去！快滚！”

田冈退出卧室，站在厅堂。

“滚远点！滚到外面去！”

田冈走到屋子外头。

大约过了半个钟头，佐藤穿戴整齐地出来了，长发重新盘在

头上，虽然口红不见了，但满脸容光焕发。

田冈估计自己要挨揍，佐藤走近时，他一直用双手护紧自己

的脑袋。谁知佐藤连骂他的意思也没有，她把田冈的双手放下

来，弯着腰，和颜悦色地说道：

“真是个傻孩子！我跟你舅舅是大人啊，大人之间做那种

事，小孩怎么能去看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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